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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李霆钧

《万里归途》导演饶晓志：

不惧归途万里，家是唯一方向

2021年5月1日凌晨，中国南方航空微信公

众号发布了一则小故事，最后一班从和田机场

飞往乌鲁木齐的CZ6820航班决定延迟起飞，搭

载一位7岁小男孩前往乌鲁木齐。

为什么一趟满载的航班要因为一个人延

迟，并且是已经滑出后再退回轨道，重新起飞？

中国香港导演陈国辉出于对社会事件和新疆的

好奇，决定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

初印象：新疆如棉花田一样纯洁

当陈国辉看到 10 月份的新疆遍布着一大

片一大片雪白的棉花田时，一种“广大和纯洁”

的感觉包裹了他。

待在和田和乌鲁木齐的 5 个月里，他早上

喝着咸咸的奶茶，白天去街头采风，感受到了更

深的新疆独有的“纯洁”。他在街头迷路时，会

被“强制”送回住处，热情的新疆人指路时，不会

只简单地告知这条路该怎么走。

陈国辉感受到，这一事件发生在新疆不是

偶然，是真实、平凡的普通新疆人的日常，“其实

他们每一天都是这样”。他要改编这个发生在

新疆的救援断臂男孩的故事，将新疆的魅力带

给全国、全世界。

采风：真实的故事和人就足够温暖

在见到真实事件中的原型人物后，陈国辉

才发现，他们都后知后觉，原来他们叫停飞机、

改飞机航道、协调空军、临时更换停机位一起省

下来了宝贵的17分钟，只是出于本能地做了。

原型人物让陈国辉被平凡人的“大爱”所触

动，冯绍峰饰演的林立医生，每年自掏腰包让

100多个新疆小孩飞来乌鲁木齐，免费为他们做

手术。真实事件足够具有戏剧性，足够感人，陈

国辉决意秉持着“改编不要过大，呈现真实事

件”这一理念，挖掘真实生活中的力量。

拍摄期间，原型人物也在一旁观看，陈国辉

持续和他们深入交流、挖掘故事。当饰演林立

医生的冯绍峰已经杀青后，林立做手术过程中

一个真实又动人的习惯又被挖掘出来，陈国辉

决定重拍一次。加入的细节是医生用手去摸断

臂、断腿的温度，直到由冰冷转为正常体温才放

心下来，这一件小事让陈国辉感到“温暖”，那他

就一定要带给观众。

拍摄：小朋友不表演，直接来真的

除开对故事层面的真实的执念，陈国辉还

尝试了贴近真实的拍摄手法。

一是顺拍。为了让断臂小男孩和哥哥的情

绪连贯，陈国辉大部分用了顺拍的方式，机舱上

李冰冰和张一山的戏也是顺拍。导演让演员跟

随真实事件的发生顺序，去体验、去感受，并用

表演呈现出来。

二是不彩排。拍摄时，李冰冰和陈国辉曾

有过不同的观点，李冰冰作为专业演员，习惯彩

排、事先有所准备。但在机舱的戏，陈国辉坚持

即兴。其中小演员帕尔曼·帕热哈提和李冰冰

是即兴表演成分最多的。

陈国辉去新疆筹备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找

到饰演断臂男孩的小演员，最后选中“眼睛能让

人共情”的帕尔曼·帕热哈提，他拍摄时才6岁，

是现场最小的演员。当时拍完第一天就不想拍

了，因为意外导致手臂断掉的戏份让他很抗拒。

陈国辉跟他沟通，引导他表演，还买冰淇淋

哄着他拍下去。他引导帕尔曼将现实的情绪代

入具体的戏剧情境中去，“都不是表演，直接就来

真的”，比如妆效老师给他绑上的绷带不舒服，就

让他叫疼，因为没睡够不开心，就让他把情绪放

进表演。因为小朋友比其他人更难表现出准确

的情绪，“一旦他来真的，其他人都得来真的”。

陈国辉也相信现场的力量，“发生什么就拍什

么”，不想用剧本把现场的表演算得很准确。

之后陈国辉将拍好的片段给帕尔曼看，慢

慢和他研究表演，他就变得很乖、很认真，有时

候还会主动申请“要不要多来一条”。

意外：戴上口罩的李冰冰没忍住泪水

故事发生在疫情期间，饰演乘务长周燕的

李冰冰在机舱里表演时全程都要戴口罩，表演

更难一层。最后陈国辉发现李冰冰“情感是从

眼睛里演了出来”。李冰冰是一位共情能力特

别强的演员，导演也给了她很大的即兴表演的

空间。

李冰冰给小男孩包扎的那一场戏，在拍摄

的时候，她坚持要完整地包扎，“我演完了自己

喊‘卡’”。小演员帕尔曼当时有两个月没见着

妈妈，在那一场戏中也因为绷带被弄得不舒服，

忍不住哭着喊“我要妈妈”，李冰冰就自然接上

“妈妈在”。包扎戏结束后，她去到旁边没忍住

哭了起来，陈国辉叫机器跟了过去，拍摄就这样

继续。

帕尔曼叫“妈妈”，李冰冰没忍住泪水，全都

是剧本所没有的，也是演员事先没有预料到

的。这都是陈国辉所设定的戏剧情境和真实事

件、演员产生的化学反应，也都恰好贴合了真实

事件中那个情境的情绪。

原型人物乘务长赵燕在当时也忍不住哭

了，因为她刚好有一个同为7岁的儿子，她评价

当时的自己“很不专业”，在工作的时候没有控

制住情绪。但陈国辉认为，李冰冰“走心”的表

演将这一点呈现给观众，很能打动人。

“这是真实，不是彩排，没有剧本。”陈国辉

不禁感叹，这是从现实生活中生发出来的感动。

原事件中的机长、乘务长、医生看了成片之

后都很感动，从微信上告诉他，“哭了好几包纸

巾”。

作为在浓厚的商业类型氛围中成长起来

的中国香港导演，陈国辉对动作片十分熟悉，

并选用这一类型来结构本片，这是他改编的发

力所在。他将时间的概念强化，黄金 8 小时倒

数计时，“让时间成为最大的反派”，将各个场

所的时钟剪辑进人物的走动之中，加强紧张

感。还用每个人迅速的行动，制造出“突、突、

突”的节奏感。

他用类型片的方式拍出动人的救援断臂男

孩的故事，“也是让外国人看到新疆真实的样

子”，陈国辉最初的想法延续到了现在，并在国

庆档的大银幕实现。

聚焦普通人的家国情怀

《中国电影报》：您此前的电影作品以

关注小人物的荒诞喜剧为主，是怎样的机

缘巧合参与到撤侨题材电影《万里归途》的

创作？

饶晓志：这部电影是郭帆导演此前储

备的一个电影项目。从开始接触到决定

拍，我和创作团队进行了大量的知识补给，

包括路阳导演在内的朋友也鼎力相助，做

了外交官等相关人物的采访，追踪了相关

的报告文学和图书。

在这个过程中，我经常思考，外交官并

没有那么高的“武力值”，他是通过怎样的

方式把那么多同胞从战火纷飞的国度带回

祖国，这中间肯定充满了各种危险与挑战，

这是我认为能够有创作冲动的部分。

我喜欢拍普通人的故事，我也认为《万

里归途》没有讲一个大英雄，外交官也是很

普通的人，但他们背负了把同胞安全撤回

的职责，并且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样一份

人性的光辉。

《中国电影报》：通过整个创作过程，您

对于外交官有了哪些全新的认知？

饶晓志：我们印象中的外交官，仪表堂

堂、善于沟通，能言善辩、不卑不亢，他们睿

智且富有担当，所有正面的词汇都可以形

容外交官。

但在这些之外，他们也是一个个有血

有肉的人，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面对危险

时，他们也有脆弱或害怕的时候，这是人最

正常的反应。了解越多，越明白他们背后

的辛酸，越理解他们对于家庭的愧疚感。

撤侨是国家各个单位相互合作的事

情，但冲在第一线的是这些没有武装力量

的外交人员，只能运用自己的智慧，在夹缝

中求生存，以达到把同胞带回祖国的目

标。他们会经历战争、饥荒、病痛，也会遭

遇家人的不理解，能想象到的痛苦，他们都

在经历着。

《中国电影报》：影片改编自真实事件，

据了解，当时我国政府共帮助 3 万多同胞

顺利撤离。在创作时，您如何从众多真实

事件中选取素材？

饶晓志：外交官撤侨的实际情况远比

我们想象的要困难、复杂得多。比如护照

丢失、遭遇抢劫、与武装人员周旋、留记号

给卫星地图等等，都是真实遇到的。我们

依靠的是整个国家的实力，外交官沟通的

能力，还有当地对我们的友好程度等等。

我们采访了参与过撤侨行动的前外交

官，他亲自带出去的同胞有好几千人，就像

电影中展现的那样，一批一批送到关卡，通

过艰难的交涉、沟通，最终实现撤离，当时

身旁就是噼噼啪啪打仗的声音。

在一部电影里只呈现这些内容，或许

不够精彩。但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去想，一

个普通人在这样的环境里，还要时刻保持

注意力高度集中，那将是非常巨大的挑战。

在成朗身上，

宗大伟找回了自己的“初心”

《中国电影报》：影片塑造了宗大伟、成

朗等几位外交官角色，您在首映式上曾说，

宗大伟和成朗关系近似于《疯狂动物城》中

的狐狸和兔子。为何做出这样的比喻？两

人的关系如何从矛盾冲突转变为彼此

认同？

饶晓志：宗大伟是老外交官，曾参与过

多次撤侨行动；成朗是新人，他初入职场的

勇敢、理想和抱负尤其可贵。宗大伟看到

成朗满怀理想，仿佛看到了十年前的自己，

但有些经验会给人带来痛苦。因此他既欣

赏有理想的年轻人，又害怕他经历太多变

成一个情绪化的中年人。

老外交官的丰富经验、职场新人的理

想主义，两者之间的冲突是故事的矛盾

点。两人其实是互相欣赏，宗大伟在成朗

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初心”。

《中国电影报》：您认为，是哪个事件促

使成朗的观念发生了转变？

饶晓志：他很清楚，一次小的争吵导致

队伍出现了分崩离析、分道扬镳。出事之

后，也印证了宗大伟对他的警告。

他们二人都是把“诚实”当作美德的

人。但是当宗大伟经历了很多事情后，他

的经验告诉他要采取不一样的方式来避免

严重后果，也就是所谓“善意的谎言”。这

是宗大伟身上非常矛盾的地方，也是他非

常有担当的地方。

整个过程中，成朗慢慢去体会他的心

情，这是转变的过程。我不太认为“中枪”

之后才发生转变，“中枪”是转变的终点。

《中国电影报》：这是您第一次和张译、

王俊凯合作。合作下来感受如何？

饶晓志：我第一次见到小凯，我就认为

他是成朗，他有青涩、单纯的一面，阳光大

男孩，也比较直来直去，这和角色比较贴

合。从最终呈现的效果看，小凯的表演甚

至超出了我的预期。

张译是一名很聪明的演员，他扮演宗

大伟，对于电影而言，是一种恰到好处的缘

分。在表演上，他可以给我们一个安全感，

会想很多办法，琢磨人物的反应，比如“轮

盘游戏”的戏份，每次开枪前的内心活动、

面部表情、情绪表达都是递进的，这些都提

升了角色的魅力和特点。

这次李雪健老师也贡献了精彩的演

出，也对自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觉得自

己的年龄感不太符合大使，希望把自己打

扮得年轻一点。李雪健老师可以让观众

“人戏不分”，我觉得这是表演的最高境界。

把战争拍得越惨烈，

越能展现和平的珍贵

《中国电影报》：与您以往的作品相比，

这部电影的工业化程度是否更高？

饶晓志：对于我来说，整个团队从《你

好，疯子！》到《无名之辈》，从《人潮汹涌》再

到《万里归途》，从投资、制作、场面都在

升级。

作为导演，从写剧本到完成拍摄，大概

近一年的时间是精神高度集中的阶段。其

实和带领一群人经过万里跋涉回家的概念

差不多，时时刻刻要做决定、做选择、打配

合。因为宁夏日照时间长，我们拍夜戏时

间很紧张，所以必须注意力集中，强度

很高。

比如宗大伟、成朗找到白婳的那场戏，

是一个长达四分钟的长镜头，对准确度要

求非常高。100多名演员之间需要认识、磨

合，大概用了两天时间。拍摄完毕后，所有

演员欢欣鼓舞，发自内心地欢呼。我记得

很清楚，总共拍了 40多遍。

所谓工业化，简单说就是分工明确，专

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这是非常必要的一

件事。

《中国电影报》：影片的故事发生在战

区，还有很多沙漠、废墟里的戏份。资料显

示，片场 1:1 搭建了外国建筑，还在糖纸上

印刷阿拉伯语。在真实还原方面，您做了

哪些努力？

饶晓志：整部戏，就没“干净”过。我们

要不然是打仗，要不然就是走在荒郊野外，

那种大漠飞烟，要不然就是灰尘巨多的那

种废墟。拍大使馆算是我们特别干净的地

方，但是大使馆中我们要放烟，营造好看的

光影效果，所以实际上也很呛人。

现场，我们还会用大型吹风机制造灰

尘。当然，我们已经采用了很好的材质，比

如大麦的麦穗颗粒，还有一些谷物来营造

粗粝的感觉。对演员的伤害肯定是存在

的，工作人员也会带上很厚、多层的口罩。

但演员必须把自己暴露在这样的环境里，

我记得小凯吃进去好多土，一张嘴全是

沙土。

《中国电影报》：在尊重事实，追求真实

的基础上，您如何在主题性和商业性上寻

找到平衡？

饶晓志：不论是什么题材、类型，最终

都要回归到故事，回归到人物。这是激发

我们创作欲望的根本。

《万里归途》一方面诠释出我国外交官

的形象，展示出我国外交领域、外交事业的

发展，也从外交官的视角，讲述了一个普通

人恪尽职守，坚定信念，克服万难带领同胞

回国的动人故事。作为电影创作者，我一

直想要追求的就是思想价值、艺术表达和

市场属性的平衡。

《中国电影报》：电影的主题既包含了

撤侨，也有对和平的呼吁。您如何理解“回

家”与“和平”的意义？

饶晓志：就像我们春节、中秋一定要回

家一样，这就是我们的传统，是我们几千年

来沉淀在基因里的东西。所以，我们不管

身处在中国的某个城市，还是到了国外，遇

到事情还是觉得家才是庇护我们的地方，

国家才会给我们安全的感觉。这是中国人

天然对自己土地的归属感。

战争让一切变得很可怕，战争会使一

个国家迅速崩塌，使社会迅速不安定。在

战争这种环境里，没有说谁保护谁才会牺

牲，有可能你出个门就遭遇意外了，你有可

能只是一个小小的牺牲品而已。所以我们

展示的那些战争场面、暴动场面，还有那种

恐怖袭击的场面，其实都是为了讲述和平

是真的值得珍惜的一件事情。我们把战争

拍得越惨烈，越能对比我们的和平是来之

不易和珍贵的，而且我们应该要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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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手空拳的外交官

面对战火和绝境，如何用

“言值”与勇气，打通一条

生命通道？

9月 30日，根据真实

事件改编，首次揭秘中国

外交官撤侨幕后的电影

《万里归途》正式公映。

《你好，疯子！》、《无

名 之 辈 》、《 人 潮 汹

涌》……导演饶晓志以往

的电影作品保持着对现

实的关注，对普通人生活

命运的观照。

拍摄《万里归途》，饶

晓志继续以普通人的视

角出发，他们在遭遇战

争、饥荒、病痛、误解的情

况下，运用自己的勇气与

智慧，夹缝中求生存，最

终顺利把同胞护送回到

祖国怀抱。

他表示，电影最终都

要回归到故事，回归到人

物，这是激发创作欲望的

根本。《万里归途》没有讲

一个大英雄的故事，外交

官也是普通人，但他们背

负了把同胞安全撤回的

职责，并且毫不犹豫地选

择了这样一份人性的光

辉。

饶晓志说，“我们在

中秋、春节都要回家，这

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沉

淀在基因里的东西。不

论我们身处何处，距离祖

国千里还是万里，家才是

庇护我们、最能带给我们

安全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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